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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耳其的民族问题是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有关国家认同、民族(族群)认同、世俗主义等一

系列相关问题的总和ꎻ它根植于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政治和文化实践ꎮ 土耳其民族问题具有四个特点ꎬ即民族

问题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结构性的联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深度勾连、民族问题事关全局性、民族

问题具有强烈的“外部性”ꎮ 在应对民族问题的过程中ꎬ土耳其既有其成功经验ꎬ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值得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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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的民族问题〔１〕 是土耳其民族国家建

构过程中有关国家认同、民族(族群)认同、世俗

主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总和ꎮ 尽管从逻辑和

历史事实上来讲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应该基本上

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等长ꎬ但是ꎬ由于特殊的

历史经历和建国历程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有着自

身十分复杂的特殊性: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奥斯

曼帝国时期ꎬ事实上ꎬ正是千百年来以宗教立国

的政治和文化实践ꎬ既导致了帝国在其绝大部分

历史时期ꎬ没有“民族主义”ꎬ因而也不存在“民
族问题”ꎬ又导致帝国末期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

泛滥和共和国初期土耳其国家民族主义的亢奋ꎮ
与那些传统的民族国家相比较ꎬ土耳其的民族问

题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它一开始就与土耳其的

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关ꎻ与宗教问题深度勾连甚

至相互型构ꎻ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

涉族裔、文化等特定领域的特殊问题ꎬ而是一个

事关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总体性事务”ꎮ 同

时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还具有十分强烈的“外部

性”ꎬ即它的民族问题不仅取决于土耳其政府的

相关政策、理念及立法和制度的选择ꎬ还极大地

受制于众多外部主体的行为规范和选择ꎮ 因此ꎬ
分析和总结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及其应对民族问

题的经验和不足ꎬ对于许多多民族国家来说ꎬ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ꎮ

一、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形成

尽管从逻辑和历史事实来讲ꎬ土耳其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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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生成与勃发与其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相

当ꎬ但是从更深的逻辑和更远的历史来看ꎬ土耳

其的民族问题深深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的形成、发
展和衰落的政治基因之中ꎬ是帝国政治逻辑发展

的必然结果ꎮ
(一)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帝国漠视一切形

式的“民族”主义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ꎬ奥斯曼帝国的创立者和

后续的推进者是一群在部落纷争时代寻找机会

和财富的宗教激情分子ꎮ 在帝国的雏形期ꎬ突厥

语部落的穆斯林们高举伊斯兰教大旗ꎬ在圣战的

名义下ꎬ东征西讨ꎬ获取大量的土地、财富和战利

品ꎮ 对于被征服的战俘、民众和奴隶ꎬ不分种族

和民族ꎬ只要愿意皈依伊斯兰教ꎬ一律以“穆斯

林”相称相待ꎬ位列王朝(帝国)的“主人”行列ꎮ
帝国的缔造者奥斯曼本人ꎬ信仰虔诚ꎬ生活简朴ꎬ
恪守伊斯兰教义ꎮ 在他统治期间ꎬ对内将伊斯兰

教逊尼派奉为正统ꎬ对外狂热于圣战:奥斯曼以

“神”的名义ꎬ号召那些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团结

在他的周围ꎬ为共同的伊斯兰教事业而奋斗ꎮ 在

奥斯曼的军营里ꎬ所有穆斯林———不分突厥语族

(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一律平等ꎬ平等地领受

任务和接受军功封赏ꎬ只存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的分野ꎬ不存在任何“民族特权”ꎮ
在奥斯曼人那里ꎬ宗教是区分“我们”与“他

们”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ꎮ 随着奥斯曼军队的

不断扩张ꎬ帝国境内不同族群和宗教人群的数量

剧增ꎬ为了管理或统治这些差异性群体ꎬ奥斯曼

帝国以宗教(而不以族群或民族)为标准ꎬ把帝

国的臣民区分为不同的米利特(社区或社群)ꎬ
其中穆斯林米利特最为庞大ꎬ它涵盖了突厥人

(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

人、希腊人ꎬ以及巴尔干、高加索地区的斯拉夫人

等ꎬ奥斯曼帝国将这些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人群ꎬ
视为“平等的”穆斯林统治者人群ꎬ在税收、官职

和体制等方面实行无差别待遇ꎮ 在奥斯曼帝国

历史上ꎬ许多重要的官职如大维齐(宰相)和其

他高级职位ꎬ都由非突厥(语)族穆斯林担任ꎮ

帝国以宗教圣战起家ꎬ用伊斯兰教法来治理

一切———军队、法律诉讼、税收、教育ꎬ等等ꎬ都依

托于伊斯兰教法ꎮ １５１７ 年征服阿拉伯人的末代

哈里发王朝(埃及)后ꎬ奥斯曼帝国的皇帝更是

将全世界穆斯林的最高领导———哈里发称号揽

在自己头上ꎬ从此帝国便成为“一个始终致力于

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ꎮ 对于

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ꎬ他们的帝国ꎬ包括所有早

期伊斯兰的各个心脏地带在内ꎬ便是伊斯兰本

身”ꎮ 在奥斯曼的编年史中ꎬ伊斯兰教几乎占据

了一切尊位:帝国的领土是“伊斯兰的领土”ꎬ帝
国的军队便是 “伊斯兰的士兵”ꎬ帝国的宗教首

领是“伊斯兰的教长”ꎬ“帝国的人民首先想到的

就是他们自己是穆斯林”ꎮ〔２〕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宗教帝国ꎮ
在帝国存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ꎬ “奥斯曼

人” 〔３〕都没有以某种族裔或民族为核心建立起自

身独特的认同ꎮ 不仅如此ꎬ帝国还通过遍布全境

的神学院把无数个“土耳其人”教育成“非土耳

其人”———使用阿拉伯语教授伊斯兰教背景的各

门功课ꎮ 也就是说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ꎬ帝国不

仅没有维护“土耳其人”特性的意识ꎬ而且不断

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改造拥有“土耳其”特性

的人ꎬ将他们改造为只有宗教意识ꎬ没有族群或

民族意识的“宗教人”———无差别的穆斯林ꎮ〔４〕

奥斯曼帝国宗教“大一统”的理念及长期实

践造就了一个数量众多、内部族群、种族、文化和

语言差异巨大的穆斯林群体ꎬ这个群体在作为

“统治民族”享受帝国提供的各种特权和便利的

同时ꎬ与其原有族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与

此同时ꎬ那些自外于穆斯林社群并得到官方承认

的其他非穆斯林群体(包括各类族群、民族和种

族)的帝国臣民ꎬ在享受着帝国授权的各类自治

(米利特)的同时ꎬ完整保留着本宗教、族群、民
族或种族的传统和特性ꎮ 这种松散的社会和政

治结构ꎬ在帝国处于上升时期ꎬ或没有遇到重大

(外部)挑战时ꎬ尚能正常维系或延续ꎮ 但是当

帝国运势下行ꎬ并伴有外部民族主义的挑战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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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乃至覆灭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ꎮ
总之ꎬ奥斯曼从创立、发展到进入衰退期ꎬ其

整个制式是宗教的ꎬ而非任何意义上的民族的ꎮ
帝国借助于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ꎬ纵横征服ꎬ
开疆扩土ꎬ同时也借助伊斯兰教法ꎬ管理并保障

帝国的“主流”社会秩序ꎮ 在帝国长达数百年的

时间里ꎬ既不存在所谓“民族问题”———因为族

群、民族或种族被按照宗教的归属编入各种米利

特(宗教)社区ꎬ也不存在“宗教问题”ꎬ因为尽管

存在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差别ꎬ各种宗教包括伊

斯兰教都有自己合法的社会和政治法律空间ꎮ
这种局面到了帝国晚期ꎬ开始遭遇系统性危机ꎮ

(二)奥斯曼帝国晚期构建“国族主义”的尝试

１９ 世纪初以来ꎬ伴随着帝国境内的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背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高涨ꎬ
奥斯曼帝国进入急剧衰退期ꎮ 为挽救颓势ꎬ重建

帝国的认同和政治社会秩序ꎬ奥斯曼政府开始改

革以宗教为边界的认同范式ꎮ 随后发生的以“坦
泽马特”运动为开端的改革破天荒地提出了“帝
国所有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 “国民”
身份构建大原则ꎮ 这场改革的目的在于整合奥

斯曼帝国的各族臣民ꎬ以便创造出一个不分(宗
教)身份差别的“奥斯曼民族”ꎮ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国族主义”政治实践建

立在应对帝国境内四处弥漫的被征服民族的民

族主义(独立)运动之上ꎬ本质上是一种帝国自

我求生的手段ꎮ 在经历了数百年宗教身份的鸿

沟式划界和各自为治之后ꎬ再试图打破这种界线

和统治样式无疑很不现实:帝国不仅严重缺乏连

接不同宗教和民族(种族)群体的政治、文化乃

至经济基础ꎬ而且遭遇到外部(基督教)民族主

义的严重挑战甚至直接的干预ꎮ 实际上ꎬ就连帝

国统治者借以维护统治的穆斯林群体ꎬ也在民族

主义运动的冲击下离心离德ꎮ
面对内忧外患ꎬ以“青年奥斯曼”为代表的

救亡图存势力ꎬ试图通过借鉴法国大革命的公民

平等模式ꎬ甚至美国的熔炉模式ꎬ打造“无差别

的”奥斯曼公民模式ꎬ并以此作为构建帝国臣民

的凝聚力和社会团结ꎮ 历史证明ꎬ这份迟来的国

(臣)民整合模式ꎬ无法重建帝国的认同ꎬ更无法

阻止帝国的离散和最终崩溃ꎮ
(三)“被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催生下的土

耳其民族问题

晚期奥斯曼是各民族大离心的时代ꎬ不仅基

督教民族纷纷离心或独立ꎬ而且曾经包罗万象的

伊斯兰教已无法起到统摄帝国境内穆斯林各民

族的作用ꎮ 面对这种形势ꎬ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

思考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和命运ꎮ 他们开始意

识到帝国境内、他们的周边的确存在着一个文化

(语言)和宗教上一致的“土耳其人”———尽管这

一民族的其他边界如种族并不十分明显ꎬ但他们

与那些弃帝国而去的巴尔干基督教各民族以及

穆斯林身份的阿拉伯等民族明显不同ꎬ他们坚守

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安纳托利亚地区ꎬ并且与

帝国的反叛势力和敌对势力做着坚决斗争ꎮ “在
巨大的政治灾难和历史命运感面前ꎬ他们作为土

耳其民族的认同感、危亡感油然而生ꎮ” “土耳其

民族主义”产生了ꎮ
以民族国家认同和构建为指向的土耳其民

族主义产生后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也随之开

始产生ꎮ〔５〕

尽管不能确切表达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内涵

和外延ꎬ但是在风起云涌的“反叛” “背叛”浪潮

中ꎬ奥斯曼土耳其人找到了帝国ꎬ确切地说找到

了新生民族主义的对手和敌人———亚美尼亚人、
希腊(族)人、保加利亚人乃至离心的阿拉伯人ꎬ
等等ꎮ 于是ꎬ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最早的民族驱

逐或强制迁徙、民族清洗乃至民族屠杀、民族同

化等ꎬ开始在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帝国上演ꎮ 与

此同时ꎬ土耳其未来民族国家的主要推手“团结

与进步委员”ꎬ还从人口、语言、经济等各方面为

建立一个均质化的民族国家做准备ꎮ
为了有效区分“我们”与“他者”ꎬ以团结与

进步委员(青年土耳其党)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

主义者仔细研究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体ꎬ突
厥裔奥斯曼人(土耳其人)与非突厥裔奥斯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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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ꎬ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加以应

对ꎮ 青年土耳其党的所为ꎬ在为未来土耳其民族

国家构建开辟道路的同时ꎬ也在民族问题上留下

了沉重的历史包袱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虽然土耳其民族主义主要从

“民族”角度界识“土耳其人”ꎬ但在实践中对大

量的来自巴尔干地区的 “非土耳其族裔”也予以

了“国民待遇”ꎬ这说明ꎬ尽管泛伊斯兰主义从国

家战略上退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议程ꎬ但在其

意识深处ꎬ伊斯兰教仍是重要的认同标准ꎮ 最能

体现这一点的ꎬ或许是«洛桑条约»对有关事项

的规定ꎮ
«洛桑条约»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重大的作

用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 没有«洛桑条约»对«色
佛尔条约»的否定和覆盖ꎬ就没有今天的土耳其

共和国ꎮ «洛桑条约»结束了土耳其与希腊等协

约国成员的冲突ꎬ划定了其领土疆域ꎬ同时也从

某些方面规定和影响了土耳其的 “ 民族问

题”ꎮ〔６〕

首先ꎬ面对由于民族国家划界所导致的“少
数民族问题”ꎬ«洛桑条约»延续了欧洲的历史传

统ꎮ 为了保证划界后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民

族国家公民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ꎬ同时也为了维

护相关国家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ꎬ条约专门就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做出了规定ꎮ〔７〕

其次ꎬ在“少数民族”的划分标准方面ꎬ条约

似乎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四大米利特群体

的格局ꎬ即穆斯林米利特、希腊人米利特、亚美尼

亚人米利特和犹太人米利特ꎬ将希腊人(族)、亚
美尼亚人(族)和犹太人归为“少数民族”ꎬ而将

族裔、语言文化上差异明显的库尔德人实际上划

归“土耳其人”ꎮ
显然ꎬ«洛桑条约»受到欧洲和奥斯曼两个

传统的影响ꎬ前者相信“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

范式ꎬ既可以保护被主权国家分割的少数民族权

利ꎬ纾解他们的紧张情绪ꎬ同时也使得新划界的

主权国家在合法性和国家安全方面得到保障ꎮ
同时ꎬ凯末尔的世俗主义也对西方集团在少数民

族权利保护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不论

是劫后余生的亚美尼亚人ꎬ还是库尔德人ꎬ都可

能在未来的土耳其共和国中找到一席之地ꎮ
同时ꎬ条约之所以选择用宗教标准划分“民

族“也受到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影响ꎬ该传统将宗

教作为划分(少数)民族(人群)的重要甚至唯一

标准ꎮ
在上述标准和理念的指导下ꎬ实践中出现了

大量的只会讲希腊语而不懂土耳其语的希腊穆

斯林被迫迁往土耳其ꎬ相应地ꎬ那些虽讲土耳其

语但不是穆斯林的土耳其基督教徒则被迫移民

到希腊ꎮ
总之ꎬ在民族问题上ꎬ«洛桑条约»至少导致

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ꎬ库尔德人被取消了自治

或独立建国的可能性ꎬ其族体被一分为四ꎬ分归

四个穆斯林国家ꎬ这为后来四个国家的库尔德民

族问题留下了历史性伏笔ꎬ其中由于种种原因ꎬ
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最为严重ꎮ

从土耳其国内来看ꎬ独立建国后的土耳其政

府长期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ꎬ与«洛
桑条约»的规定及所秉持的理念密切相关ꎬ１９２４
年制定的土耳其宪法将这一国际条约的规定和

理念转化为国内法律ꎮ
如果说土耳其政府因为库尔德人是穆斯林

而拒绝给予其不同于土耳其族的少数民族地位ꎬ
并继而以“同为穆斯林兄弟”的意识形态或价值

理念来打造其“国族”ꎬ其效果可能要乐观得多:
因为信仰伊斯兰教ꎬ库尔德人长期追随在土耳其

(族)人身边ꎬ实际上直到最后的为土耳其国家

的生存而战的过程中ꎬ库尔德人也与土耳其族

(人)并肩战斗ꎮ
然而ꎬ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是为了效仿

西方民族国家ꎬ走世俗化的发展道路ꎮ 世俗主义

的路径ꎬ在拯救和发展土耳其国家的同时ꎬ却严

重削弱了库尔德人对土耳其国家的认同ꎮ 也就

是说ꎬ土耳其国家在处理宗教与民族问题上面临

着两难选择:如果选择在政府及其他公共领域中

驱逐伊斯兰教ꎬ会不可避免地将库尔德人从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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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ꎻ但是如果像奥斯曼帝国那样ꎬ继续选择把

伊斯兰教作为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的粘合剂ꎬ那
么ꎬ其后果轻则堕入神权国家的牢笼ꎬ重则像奥

斯曼帝国那样最终走向解体ꎮ
上述二难选择构成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坚硬

内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和

世俗主义的过程中ꎬ库尔德人以文化和语言为武

器ꎬ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库尔德民族主

义ꎮ 从此ꎬ土耳其的民族、宗教问题逐步合二为

一ꎬ转化为土耳其主体民族主义与库尔德少数族

裔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具有“温和伊斯兰政党”之称

的正发党走上政治前台ꎬ其宗教情怀和试图以民

主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政治意图ꎬ一度给解决

陷入死谷的库尔德问题带来希望ꎮ 然而ꎬ极度分

化的民意和军方对库尔德问题的一贯强压态度ꎬ
使得民主化的解决手段迟迟难以提上日程ꎮ 总

统制成功实施后ꎬ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政府ꎬ在弹

压军方和政治异见势力后ꎬ理论上存在着以“伊
斯兰情怀”和民主接纳为理念和路径的库尔德问

题解决之道ꎮ 但是ꎬ从新的国内外形势来看ꎬ埃
尔多安政府将面临来自国内外多种政治变量的

影响和掣肘ꎬ从容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条件并不比

历史上有利多少ꎮ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ꎬ伊斯兰主义复兴后的土

耳其ꎬ将不得不面对宗教与世俗主义、土耳其民

族主义与库尔德族裔主义之间的多重斗争和冲

突:土耳其主流社会内部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

义的斗争ꎬ库尔德族群内部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势

力的斗争ꎬ以及两大族群围绕各自民族主义和宗

教地位的斗争ꎮ 这些“斗争”的相互交织、影响

和渗透ꎬ将给土耳其的民族问题赋予新的内涵和

外延ꎮ

二、土耳其民族问题的特点

(一)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一种

历史—结构性的联系

防范分裂或分离主义既是土耳其民族问题

的重要成因ꎬ也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
土耳其国家来说ꎬ无论是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人和

希腊人问题ꎬ〔８〕还是现实中依旧很严重的库尔德

问题ꎬ其核心是外部力量试图利用少数民族问题

而肢解土耳其ꎬ也就是说ꎬ土耳其民族问题的一

个最大特点是“国家安全”ꎬ威胁国家安全的因

素ꎬ既有国内因素ꎬ也有国际因素ꎬ从后者来看ꎬ
地区性的国际因素权重似乎更大ꎮ 从国内因素

来看ꎬ土耳其拥有最多数量的库尔德人ꎬ他们主

要居住在东南部和东部地区ꎬ历史上ꎬ这些地区

出现过为数不少的以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为目的的库尔德人起义或叛乱ꎮ 经过多年的镇

压、平叛及各种军事和警察措施的并用ꎬ如今ꎬ这
些地区分离主义的风险大大降低ꎮ 然而ꎬ如果把

目光转向国际因素ꎬ转向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

朗相邻的边境地区ꎬ则库尔德分离主义的风险与

日俱增ꎬ甚至迫在眉睫———尽管后来的土耳其

“化腐朽为神奇”ꎬ将伊拉克北部库区的独立运

动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ꎬ并千方百计将其化

为一个有利于土耳其国家的政治方案ꎬ但只要这

种跨界库尔德民族问题存在ꎬ土耳其自身的库尔

德分离主义就难以根除ꎬ并且可能在土耳其国家

控制能力下降时ꎬ直接威胁到土耳其的国家安

全ꎮ
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这种历史和结构性的安

全化特征ꎬ不仅导致土耳其的民族问题长期难以

得到解决ꎬ而且已然影响到土耳其国家和民众的

政治和社会生活ꎮ 库尔德问题安全化的最大受

益者无疑是军队ꎬ他们屡次借口维护“安全与稳

定”来控制国家政权ꎬ干预土耳其广大民众的生

活ꎮ
不仅如此ꎬ民族问题的安全化ꎬ不仅表现或

体现在国内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ꎬ土耳其民

族问题的安全化处理ꎬ也影响到欧洲国家的集体

安全ꎮ 在欧盟看来ꎬ土耳其将库尔德问题安全

化、用激烈的方式应对民族问题将会导致其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ꎬ而且这种

不安全状态会通过土耳其加入欧盟而蔓延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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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家ꎬ这是欧盟长期拒绝土耳其入盟的更深层

次的原因ꎮ
(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深度勾连

在对土耳其国运影响深远的«洛桑条约»
中ꎬ土耳其在捍卫自身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前

提下ꎬ承认了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等非

穆斯林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地位ꎬ但拒绝承认同为

伊斯兰教信徒的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ꎮ 这

里ꎬ之所以出现这种选择性的承认ꎬ原因除了库

尔德人体量巨大以外ꎬ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的

传统以及伊斯兰教本身的传统密切相关———在

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实践中ꎬ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

他们划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几乎唯

一标准ꎻ在伊斯兰教历史上ꎬ宗教信仰一直凌驾

于民族、种族和族群之上ꎮ
土耳其建国后ꎬ受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双

重传统的影响ꎬ土耳其统治阶层及绝大多数主体

民众都将宗教信仰视为划分“民族”或“族群”的
重要标准ꎬ他们将土耳其穆斯林视为一个“不可

分”的整体ꎬ«洛桑条约»有关少数民族划分的标

准和理念被毫无悬念地继承下来ꎮ １９２４ 年宪法

直接剥夺了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ꎮ 在土耳

其看来ꎬ库尔德人不仅是他们抗击外国侵略者的

重要盟友ꎬ更是他们亲密的穆斯林兄弟ꎬ土耳其

国家不应该将其穆斯林国民划分成两个民族ꎮ
然而ꎬ在随后进行的大规模世俗化过程中ꎬ

原本认同“穆斯林一家亲”的库尔德人被土耳其

民族主义运动驱赶得无处容身ꎬ他们为此发动了

一次又一次的叛乱或暴动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ꎬ库尔德人

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为依托ꎬ祭起了库尔德民族

主义的大旗ꎮ 至此土耳其的宗教问题几乎完全

被民族问题所覆盖ꎬ似乎在土耳其ꎬ只有民族问

题ꎬ别无宗教问题ꎮ
经过数十年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如影随形的

世俗主义运动ꎬ土耳其并没有摆脱宗教对国家政

治及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ꎬ正发党的崛起即

所谓“温和伊斯兰教”回归都在表明ꎬ伊斯兰教

仍然是土耳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０５
年ꎬ皮尤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ꎬ在那些

自认为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人中ꎬ有高达 ４３％ 的

人将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前ꎬ认为自己首先

是一名穆斯林ꎬ其次才是一名土耳其公民ꎮ〔９〕

以库尔德问题为核心的民族问题和以广大

土耳其民众为载体的宗教问题在政治、社会和文

化层面紧密地纠结在一切ꎬ一同对土耳其的政治

体制和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从库尔德民

族问题维度来看ꎬ库尔德民众反对土耳其国家民

族主义ꎬ主张库尔德人平等的语言和文化权利以

及政治参与权利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反对以土

耳其族为主体的国家民族主义ꎬ也反对这种民族

主义所主导的世俗主义ꎬ而作为少数的库尔德精

英ꎬ他们虽反对土耳其族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ꎬ
但却不反对与之相伴的世俗主义ꎮ 在这部分精

英眼里ꎬ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价值远高于与土耳其

族人所共享的伊斯兰宗教ꎮ 对于广大土耳其民

众来说ꎬ他们虽普遍抱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情

绪ꎬ因而对库尔德民族主义持天然的排斥态度ꎬ
但他们自身对伊斯兰教却有着道不清说不明的

情感ꎬ〔１０〕 这一点又使得他们对库尔德民众抱有

一定的同心情和接纳度ꎮ
上述情形使得土耳其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呈

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相: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ꎬ
土耳其国家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很大

程度上势不两立ꎬ前者长期追求均质化的民族国

家ꎬ反对国族主义以外的任何民族或族裔主义ꎻ
后者则试图在土耳其这一现代民主国家实现某

种程度的自治ꎬ甚至实现分离主义的建国诉求ꎮ
从宗教角度来看ꎬ大部分土耳其主流社会民众与

几乎相等比例的库尔德人不仅不存在紧张的对

立关系ꎬ而且存在着“天然”契合成某种共同体

的可能性ꎮ〔１１〕因此ꎬ当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共同

主导土耳其国家时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库尔德

问题)便持续恶化ꎬ直至出现暴力性的库工党武

装组织ꎻ当世俗主义有所弱化或者说 “温和的伊

斯兰教”政党如正发党执政时ꎬ库尔德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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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出现缓和的迹象ꎮ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ꎬ土耳其

政府显然处于一种两难状态:当政府选择一种低

烈度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时ꎬ民族问题尤其是

库尔德问题总体上便处于一种较为缓和状态ꎬ但
是主体民族的宗教情绪便趋于增强ꎬ世俗主义受

到威胁ꎻ当政府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取向强烈

时ꎬ主流社会的宗教气氛趋于弱化ꎬ世俗主义得

到加强ꎬ但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便趋于恶化ꎮ
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的解

决ꎬ客观上需要强化土族与库尔德族的共同纽

带ꎬ而逊尼派伊斯兰教(两个民族或族群都尊奉

逊尼派伊斯兰教)显然是增强两个民族共同凝聚

力的最好粘合剂ꎬ然而把伊斯兰教提升为民族国

家建构或整合的政治文化基础ꎬ将从根本上影响

甚至危害到土耳其近一个世纪奠定的世俗主义

国家的根基ꎮ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解决之道所存在二

难选择也体现在军队的作用方面ꎬ凯末尔所缔造

的军队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坚定守护者ꎬ也是土

耳其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最终保护神ꎮ 民主党执

政后ꎬ作为反对党的共和人民党在经历了 １９５５
年和 １９５７ 年连续两次选举失败后ꎬ严厉指责民

主党政府钳制新闻自由ꎬ偏离了凯末尔的原则ꎬ
共和人民党的种种不满终于赢得了土耳其军队

的支持ꎬ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发生了对土耳其政局

和国运影响深远的军事政变ꎬ在这场政变中ꎬ民
主党政府总理阿德南􀅰曼德雷斯(Ａｄｎａｎ Ｍｅｎｄ￣
ｅｒｅｓ)经审讯后被处死ꎬ军队成为这个国家的最

后裁判者ꎮ 其后土耳其军方又以各种理由发动

了三次“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ꎮ 在军方发动政

变的诸多理由中ꎬ违背凯末尔的世俗化原则几乎

是最重要的一条ꎮ 土耳其军队把自身看作凯末

尔奠定的世俗化路线的坚定守卫者ꎬ任何政党主

导下的政府ꎬ只要采取的政策或立法威胁到国家

的世俗主义走向ꎬ军队便强力介入ꎬ直至政权易

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政府在以强力解决宗教问题

的同时ꎬ也使得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没有了

和平解决的前提和基础ꎮ 在土耳其ꎬ军队总是武

力或强力解决库尔德问题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

者ꎬ他们动辄诉诸武力的行为ꎬ是造成库尔德问

题长期难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构深深陷入民族问题

与宗教问题勾连式的二难选择中ꎬ经过长期世俗

民族主义的洗礼ꎬ土耳其大体上完成了现代民族

国家的初步构建ꎮ 然而ꎬ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

入ꎬ以族裔、宗教为载体的身份政治重新回到各

国政治舞台ꎮ 在土耳其ꎬ一方面在主体民族中出

现了宗教情绪复归的倾向(这客观上有利于库尔

德民族问题的解决)ꎬ另一方面在库尔德少数群

体中则出现了民族主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ꎬ其结

果是主体民族基于宗教的包容性被库尔德少数

群体(尤其是精英)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所

消解ꎬ从而使土耳其处于宗教保守主义与(库尔

德)民族主义双重困扰之中ꎮ〔１２〕

(三)土耳其民族问题事关全局性

在土耳其ꎬ民族问题不是一个边缘性的或细

枝末节问题ꎬ相反ꎬ它是贯穿土耳其民族国家发

展过程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可以说民族问题决定着整个土耳其国家的发展

走向乃至国运ꎮ
二战后ꎬ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ꎬ土耳其现

代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ꎮ 在此

过程中ꎬ库尔德问题、伊斯兰主义以及军队的地

位和作用ꎬ成为影响和决定国家民主化进程的

“三大变量”ꎮ〔１３〕在这三大变量中ꎬ库尔德问题居

于首位或者说处于核心地位ꎮ
库尔德问题直接影响着土耳其的现代性和

民主转型ꎬ它的存在使土耳其脆弱的政治体制和

政治生态始终面临着威胁ꎮ “历史上ꎬ历届土耳

其政府都在推行民主化战略方面面临着艰难的

选择ꎬ因为民主化的推动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权

力结构ꎬ这种权力结构的特点是军队的政治力量

在现体制中占主导地位”ꎬ而军队的这种政治主

导作用的发挥ꎬ与库尔德问题尤其是以库工党为

代表的武装暴力恐怖组织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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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ꎬ库尔德问题已成为影响

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ꎬ“成为巩固和深

化土耳其民主的障碍” 〔１４〕ꎮ
２００９ 年ꎬ正发党试图开启处理包括库尔德

问题在内的民族问题〔１５〕 的民主解决方案ꎮ 这一

努力企图遭到共和人民党(ＣＨＰ)和民族主义行

动党(ＭＨＰ)的激烈反对ꎬ这两个反对党宣称“正
发党假设民主解决方案将增强社会团结和凝聚

力ꎬ而实际上它增大了土耳其沿着族裔边界分裂

和隔离的风险”ꎮ 共和人民党坚称ꎬ民主化解决

方案将削弱土耳其世俗的宪政制度和领土完整ꎮ
此后ꎬ尽管正发党不断表示要用民主的办法解决

库尔德问题ꎬ但其实施节奏明显放缓ꎬ这里ꎬ党派

竞争成为库尔德问题民主化解决途径的障

碍ꎮ〔１６〕

最能证明库尔德问题成为党派竞争工具的

现象是ꎬ反对用民主化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的

共和人民党也曾是民主化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

的倡导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共和人民党主导的

土耳其政府不论是在政治上ꎬ还是在意识形态

上ꎬ均大力宣扬用民主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可

能性和有利之处ꎮ 共和人民党甚至还提出ꎬ军事

手段不仅不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办法ꎬ而且会导

致问题恶化ꎬ认为民主化为库尔德问题的长期和

可持续解决扫清了道路ꎬ为此ꎬ共和人民党还在

其官方网站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

政策建议ꎮ 从这一情况来看ꎬ共和人民党实际上

是民主化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首创者ꎮ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共和人民党站到了自

己曾经立场的对立面? 答案很明显是政党利益ꎬ
或者说是为了在政党竞争中立于主动而采取的

斗争策略ꎮ 这里ꎬ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共和人民

党的政党利益是相互冲突的ꎮ 在共和人民党看

来ꎬ如果正发党“民主地”解决了库尔德问题ꎬ那
么它将不仅很容易赢得 ２０１１ 年大选ꎬ而且形成一种

难以动摇的“选举霸权(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ꎮ
上述情况表明ꎬ库尔德问题已经成为横亘在

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ꎮ

由于库尔德问题的存在ꎬ军方一直坚持以武力解

决民族问题ꎬ并以此为由谋求对国家更大的控

制ꎮ 同样ꎬ由于库尔德问题的存在ꎬ土耳其的各

个政党对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尤其是库尔德问

题的民主化解决路径充满分歧和争斗ꎬ它们都试

图借助库尔德问题削弱对手ꎬ甚至因此千方百计

阻止库尔德问题的解决ꎮ 各个政党以库尔德问

题为筹码ꎬ不惜以国家重大利益———民主化进程

为代价ꎬ互相攻讦ꎬ相互拆台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以

后ꎬ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ꎬ
军队以库尔德问题为由实行更大控制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ꎮ 但是ꎬ由于政党之间围绕库尔德问题

解决之道的争执、分歧和各怀心思ꎬ库尔德问题

依然是影响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重大因素ꎮ〔１７〕

(四)民族问题具有强烈的“外部性”
从法理上来看ꎬ不论是库尔德问题ꎬ还是更

大范围内的宗教问题或者说世俗主义问题ꎬ都是

土耳其国家主权内部的问题ꎬ其解决之道应该取

决于土耳其政府的主观意愿和选择ꎮ 然而ꎬ由于

土耳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建国历程ꎬ以及所处的

地缘政治环境ꎬ其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

上ꎬ取决于众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外部主体ꎮ 这

些主体至少有:库尔德人所跨界的其他三个国家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与这三个国家治乱

直接相关的外部主体如美国、俄罗斯以及众多的

阿拉伯国家ꎻ欧盟以及居住于这些国家的散居库

尔德人ꎻ地域性的非国家组织如 ＩＳ 和其他暴力

恐怖组织ꎬ等等ꎮ 这些外部主体ꎬ由于受到各种

利益和纷争的驱动ꎬ成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最终

解决的难以控制的变量ꎮ
从民族问题的宗教之维来看ꎬ由于受到地区

性ꎬ乃至世界性的宗教保守主义复兴的影响ꎬ经
历了百年世俗主义洗礼的土耳其宗教保守力量

开始出现大规模复兴的苗头ꎬ〔１８〕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

之春”以来ꎬ伴随着中东局势的日益恶化ꎬ伊斯兰

教背景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开始崛起ꎮ
与此同时ꎬ欧美国家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和宗教保

守势力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ꎬ并在一些国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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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的政绩ꎮ 两种宗教的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

的相互激荡极大地影响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宗

教保守势力的基本格局ꎮ 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敌

意以及伊斯兰恐惧症的生成使得包括土耳其在

内的许多“伊斯兰国家”陷入了宗教复兴的热潮

甚至狂热ꎮ
外来宗教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的输入ꎬ

对土耳其国内本已活跃的宗教保守势力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ꎬ他们纷纷要求恢复伊斯兰教参与

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ꎬ要求给予伊斯兰教

更大的尊重和空间ꎮ 这种宗教上的外来输入性

催化ꎬ加上库尔德问题本身所带有的强烈受外部

力量支配等特点ꎬ导致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具有很

强的不可预测性及不确定性ꎮ

三、土耳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不足

土耳其是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ꎮ 其民族问

题深植于其民族国家产生的基因之中ꎮ “伊斯兰

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构成了理解现代土耳其

的三角结构”ꎮ〔１９〕 在应对民族问题的过程中ꎬ土
耳其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ꎬ也有引以为戒的

教训值得认真思考ꎮ 与土耳其“民族问题”相关

的三个结构性内容分别是ꎬ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库

尔德问题、(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ꎬ以及

世俗主义与国家整合及社会团结问题ꎮ 以下分

别简单予以总结ꎮ
(一)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构建与处理库尔德

人问题上的经验与不足

土耳其追求均质化的民族国家之路ꎬ并非像

欧洲国家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动和相对渐

进的过程ꎬ而是基于自身特定处境的一种被动

的、生存主义式的“应急”民族主义ꎬ这种民族主

义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ꎬ受造于外部世界甚至直

接受造于对手ꎬ缺乏稳定的内在规定性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ꎬ毅然从对手手中接过了民族主义武器ꎬ略
经锻造ꎬ迅速聚拢起强大的抵抗力量ꎬ最终赢得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ꎮ 共和国建立后ꎬ土耳其的

民族主义者又从欧洲诸民族国家手中ꎬ全盘接过

其民主制度(议会制)ꎬ试图按照西方民族国家

均质化的模型来塑造土耳其的民主政治格局ꎮ
从晚期的奥斯曼帝国ꎬ到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ꎬ
土耳其新兴的民族主义不论在救亡图存ꎬ还是在

民族国家构建中ꎬ都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这种在很

大程度上是“功能性的”民族主义ꎬ不仅实现了

国家的独立和生存权利ꎬ而且也为土耳其现代国

家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然而也要看到ꎬ正是这种受造于西方列强的

民族主义价值取向ꎬ在给土耳其带来巨大成

功〔２０〕 的同时ꎬ也酿成经年不休的民族问题尤其

是库尔德问题ꎮ 土耳其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

“舶来品”ꎬ它的生长地与传统的奥斯曼土耳其

截然不同ꎬ前者建立在相对单一的族裔文化基础

之上ꎬ后者则充满着巨大的族裔、宗教和文化多

样性ꎮ 由于采取了刚性极强的民族主义建国方

案ꎬ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一开始便不平

坦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性

和传统与均质化的民族国家要求发生了激烈的

冲突ꎬ尤其是数量众多、文化语言特性比较突出

的库尔德人ꎬ更是成为均质化民族国家构建历程

中最大的“问题群体”ꎮ 库尔德问题的棘手之处

在于ꎬ它既涉及到要求承认库尔德人文化权利和

自由的“认同的政治”ꎬ又涉及到“族群暴力”(迄
今已导致超过 ４ 万多人死亡)ꎮ

库尔德问题的长期存在ꎬ不仅使土耳其在外

交中ꎬ尤其是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屡屡陷入尴

尬和被动ꎬ从而直接影响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

程ꎬ而且从战略上影响土耳其国家的经济社会乃

至政治进程ꎬ严重影响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战

略ꎮ
在应对库尔德问题上ꎬ土耳其政府面临着艰

难的二难选择:一方面ꎬ民主、和平地解决库尔德

问题ꎬ是土耳其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客观要求ꎬ
也是最符合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最佳方案ꎻ另一方

面ꎬ却由于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逻辑惯性ꎬ包
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主流政党都不敢轻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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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解决方案ꎮ〔２１〕

如今ꎬ不论是在土耳其国内ꎬ还是国际社会

都已经意识到ꎬ“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是唯一

可行的解决方案ꎬ但是由于民主政治尤其是选票

政治的影响ꎬ土耳其当局包括一些在野的主流政

党ꎬ谁都不敢轻易在这方面采取实质性的措施ꎮ
有学者认为ꎬ解决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它至少需要四个条件:第一ꎬ基于安全化策略的

军事解决方案让位于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案ꎻ第
二ꎬ适当的国际环境———需要得到美国、欧盟和

俄罗斯等重要国际主体“坚定而明确的政治和战

略支持”ꎻ第三ꎬ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对“政治

解决库尔德问题”方案的越来越支持ꎻ第四ꎬ越来

越多的公众支持并同意库尔德问题的民主化解

决方案ꎮ〔２２〕

最后ꎬ如果允许我们概括性地对土耳其解决

民族问题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点需要认真总结的

教训的话ꎬ那么最重要的一点ꎬ莫过于没有能够

正确处理“多样化”问题ꎮ 这个“多样化”既包括

作为奥斯曼土耳其遗产的国家性多样化问题ꎬ也
包括库尔德人内部的多样化问题ꎮ

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事实上的 “继承

国”ꎬ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族裔、宗教和文化上的多

样性ꎬ这一多样性并没有随着人口交换、强制迁

徙等“民族纯化”ꎬ以及随后土耳其民族主义建

国方略的提出而消失ꎬ相反ꎬ随着土耳其国家民

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强化ꎬ库尔德人的族裔民族

主义也在增强ꎮ 土耳其政府在应对库尔德人“承
认”的诉请时ꎬ没有选择包容多样性的方略ꎬ而是

采取了过于刚性的“不承认”并继而对该群体实

施强制融入(同化主义)政策ꎮ 民主化进程开启

后ꎬ由于种种原因ꎬ土耳其政府不仅没有能够有

效利用民主政治所提供的广泛政治参与和多元

融入的机会ꎬ将库尔德人吸纳进主流政治框架之

内ꎬ相反ꎬ多次以种种手段阻止库尔德人以政党

形式参与土耳其政治过程ꎬ最终导致库尔德问题

逸出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ꎬ演变成久久难以解决

的政治难题ꎮ

同样ꎬ在对待库尔德群体内部的多样性问题

上ꎬ土耳其政府也存在着明显问题ꎮ 土耳其政府

缺乏对库尔德人自身多元性的把握ꎬ确切地说ꎬ
缺乏对库尔德人自身在政治态度上的多元性事

实的充分认识ꎬ在选择“民族政策”时有意无意

将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整体处置ꎮ 而事实上ꎬ由于

包括时间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共振ꎬ作为“库尔德

问题”的重要“载体”———库尔德人已经发生重

要变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大部分人生活在东南部

的农村ꎬ由于 １９８４—１９９９ 年库工党的暴力活动

及东南部经济状况的恶化ꎬ大量库尔德人前往区

域型城市或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大都市ꎮ 城市化

使得原本相对比较均质化的库尔德人变得日益

多元化ꎬ从政治取向上来看ꎬ西部的库尔德人倾

向于从阶级立场上去选择投票对象ꎬ而东南部的

库尔德则存在三种情形:一是追随与库工党有密切

联系的民主社会党(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ａｒｔｙ)ꎬ
致力于库尔德人的自治ꎻ二是宗教保守群体(主
要认同伊斯兰教而不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则倾向

于将选票投给正义与发展党ꎻ三是还有一部分支

持土耳其国家和凯末尔主义ꎬ当谈及库尔德人的

特性时ꎬ这种内部异质性是不能忽视的ꎮ 实际

上ꎬ即使是在库工党得势和受库尔德人欢迎的高

峰期ꎬ土耳其东南部的多数库尔德人也未必有从

土耳其分离出去的想法ꎮ〔２３〕

(二)在处理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方

面的经验与不足

尽管在构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ꎬ土
耳其民族主义者将触角延伸到比伊斯兰教创立

更为久远的过去ꎬ但毫无疑问土耳其传统文化的

结构性成分是伊斯兰文化ꎮ 建国伊始ꎬ土耳其民

族主义精英在大力驱逐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同

时ꎬ构建以西式政治文化为依托的民族主义ꎮ 共

和国早期的领袖们“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ꎬ
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

中ꎬ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ꎬ动辄以

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ꎮ〔２４〕

宗教信仰的下降ꎬ使得民族主义日益变得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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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ꎮ 事实上ꎬ“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一种宗教替代

物ꎮ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ꎬ民族是一个替代的神

灵”ꎮ〔２５〕

这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
础上的民族主义构建ꎬ对于土耳其共和国一开始

就建立强大的世俗主义传统并继而在世俗主义

的指导下ꎬ发展和强化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社会

及文化体制ꎬ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事实

上ꎬ凯末尔主义之所以在土耳其国家政治生活和

传统中ꎬ始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成为一个难

以摆脱的路径依赖ꎬ与建国初期凯末尔党人激烈

的民族主义构建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ꎮ
然而ꎬ同任何意识形态或统治性观念的构建

一样ꎬ土耳其民族主义构建不可能脱离其深厚的

文化土壤ꎬ或者说不可能长久地离开滋养它的文

化土壤ꎮ 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完成后ꎬ作为传统

文化内核的宗教开始复苏ꎬ〔２６〕 “温和的世俗主义

者认为激进的世俗化政策破坏了民众的宗教认

同ꎬ弱化了土耳其的民族意识ꎬ导致社会道德沦

丧与文化认同危机ꎬ因而应重新解释民族主义ꎬ
重新评价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ꎮ〔２７〕１９７３ 年ꎬ由
保守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启蒙之家”提出“土耳

其 －伊斯兰合一论”ꎬ试图用伊斯兰教来重新构

建民族主义ꎮ
１９８０ 年军事政变后ꎬ以世俗主义的捍卫者

闻名的土耳其军方开始认识到ꎬ土耳其之所以出

现政局不稳和社会骚乱是因为 “民族文化倒

退”ꎬ只有推行“土耳其 － 伊斯兰一体化”ꎬ用民

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观来改造政治和社会ꎬ“才
能结束政治动荡、意识形态分化和道德沦丧的局

面”ꎬ随后ꎬ土耳其军方发布“土耳其 － 伊斯兰一

体化”报告ꎮ 在该报告中“家庭、清真寺和兵营”
被列为土耳其国家的“三大支柱”ꎮ 军方试图通

过将宗教和传统引入土耳其民族主义ꎬ加强土耳

其的国家认同和统一ꎬ从而实现社会与政治的稳

定与和谐ꎮ １９８３ 年大选后成立的“祖国党”政府

延续了军方的这一立场ꎬ继续致力于伊斯兰教与

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融合ꎮ〔２８〕

尽管“这种一体化的目的是集权而不是建立

伊斯兰国家ꎬ在这里宗教仅被视为文化和控制社

会的核心ꎬ将宗教在教育系统而非政治系统内得

以扶植”ꎬ〔２９〕但是毫无疑问ꎬ军方及祖国党的所

为ꎬ为伊斯兰教的全面回潮ꎬ并在土耳其民族主

义中占据一种结构性的地位打下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以来ꎬ在全球化和加入

欧盟的策动下ꎬ伊斯兰民族主义政党美德党开始

在其民族主义政纲里加入社会保守主义、文化多

元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人权、全球化等因素ꎮ
美德党的这一行动说明ꎬ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

义者已经开始突破“民族—宗教”这样狭隘的议

题ꎬ向多元、包容和现代性民族主义转变ꎮ 最能

体现这一点的是继承美德党(改革派)衣钵的正

发党ꎬ该党反对外界给贴“伊斯兰主义”标签ꎬ以
“保守的民主”来界定政党的民族主义取向ꎮ 其

党首埃尔多安宣称“正发党正试图用一种健康的

方式ꎬ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

会之间的关系”ꎬ〔３０〕 这里ꎬ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相

容、相适应ꎬ已成为正发党所取向的新型民族主

义ꎮ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ꎬ正发党所代表的温和伊

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已经

在土耳其取得了胜利ꎮ 凯末尔党人的民族主义

需要重新解释和发展自我ꎬ必须与时俱进”ꎮ〔３１〕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相争、相克和相容后ꎬ
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终于将

自己的根基扎在伊斯兰传统文化之上ꎮ 这里的

“伊斯兰传统文化”ꎬ已不仅仅是“伊斯兰教的”ꎬ
它融入了现代西方的多种价值理念如民主、平
等、人权 、多元ꎬ土耳其民族主义因此也变得更

加开放与包容ꎮ 当然ꎬ如何在民族主义内部ꎬ处
理和协调好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理念ꎬ是土耳其

民族主义者持续面对的难题和挑战ꎮ
(三)世俗主义与国家整合及社会团结方面

的经验与不足

世俗主义是土耳其民族问题的一个核心内

容ꎮ 世俗主义在给土耳其国家和社会带来富含

现代性的深刻变化的同时ꎬ也给土耳其的国家整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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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社会团结带来不小的挑战ꎮ
总的来看ꎬ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具有以下特

点:第一ꎬ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是一种精英的世俗

主义ꎬ而非民众的世俗主义ꎻ第二ꎬ世俗化的路径

选择趋向于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边缘化ꎬ而非社

会层面的边缘化ꎻ第三ꎬ世俗主义与西式民主体

制存在内在冲突ꎮ 以下简述之ꎮ
凯末尔时代开启的世俗主义征程ꎬ从源头上

就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庸俗唯物主义和单纯的科

学决定论武装起来的政治精英们ꎬ相信通过国家

的强力控制和自上而下的灌输ꎬ历史上深受宗教

浸染的广大民众迟早会成为精英们所设计的接

受世俗主义和欧洲文明的“新人”ꎬ〔３２〕 忽视了宗

教(社会)的世俗化是一个涉及万千大众的巨大

工程ꎬ〔３３〕 忽视了人心或精神的改造是一个艰辛

的系统工程ꎬ需要一点一滴地从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精神文化建设等做起ꎮ
从精英的内部结构来看ꎬ以凯末尔为代表的

许多土耳其开国精英来自奥斯曼帝国所征服的

欧洲(巴尔干)ꎬ这部分人因此也被称作“欧洲土

耳其人”或“巴尔干土耳其人”ꎮ〔３４〕他们身上有着

小亚细亚土耳其人所没有的特质:自认为是“征
服者”的后代ꎻ宗教精神相对欠缺ꎬ或者说世俗主

义气息浓厚ꎮ 以凯末尔本人为例ꎬ他来自港口城

市萨洛尼卡ꎬ该城市“不是一个穆斯林占人口多

数的城市ꎬ各种来自欧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多是

在这里产生直接影响ꎬ再通过这里影响到帝国的

中心ꎮ ‘巴尔干土耳其人’得风气之先”更容易

接受以世俗主义为导向的改革ꎮ〔３５〕

土耳其早期的世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英

导向的单向度政治文化运动ꎬ它没有得到土耳其

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和认同ꎮ 事实上ꎬ在安纳托

利亚高原广袤的农村里ꎬ伊斯兰教仍然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ꎬ牢牢地控制着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和

内心ꎮ 从世俗化的具体路径来看ꎬ土耳其的世俗

化之路ꎬ既没有像欧洲宗教改革那样ꎬ真正着力

于宗教本身的改革ꎬ将基督教的组织机构、基本

教义和仪式等进行系统地解构和重释ꎬ使之成为

一个纯粹个人的选择ꎮ〔３６〕 也没有像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那样ꎬ用无神论去改造乃至消灭宗教ꎮ 土

耳其的世俗主义实际上选择了一种体制上的激

进主义道路:从国家权力中驱逐宗教势力ꎬ将宗

教活动置于国家的管控之下ꎬ因而其结果ꎬ只是

导致宗教处于一种被政治边缘化的地位(而不是

在广泛社会范围内的边缘化)ꎬ这种依靠精英和

政治强力所维持的宗教边缘化ꎬ一旦遇到政治体

制的转轨ꎬ便会遭遇危机ꎮ 事实正是这样ꎬ１９４６
年土耳其开启西式民主化进程后ꎬ一人一票的大

众民主很快将政治上边缘化的伊斯兰教拉回政

治中心ꎮ 在民主自由和政党政治的合力下ꎬ土耳

其的伊斯兰教开始走向复兴ꎬ曾经如火如荼的世

俗化运动开始面临挑战ꎮ〔３７〕

尽管有着宪法〔３８〕 和捍卫世俗主义的军

方〔３９〕 的双重保障ꎬ民主化启动后的土耳其世俗

主义始终面临着伊斯兰保守主义势力的严重挑

战ꎬ从“民族秩序党”到“救国党”、福利党ꎬ再到

“繁荣党”ꎬ一直到埃尔多安的正发党ꎬ伊斯兰保

守势力ꎬ一步一步从社会运动走向政治主张ꎬ从
政党主张变成执政党的重要纲领乃至最终变成

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ꎬ这样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

的历程ꎬ一方面说明ꎬ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取向与

其所选择的西式民主制度ꎬ存在着深刻的矛盾ꎬ
另一方面也说明ꎬ影响或决定土耳其政治制度和

体制的主要因素乃是其民情和文化传统ꎮ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体制和相应的价值理

念选择离不开其所依托的国情基础ꎮ 以凯末尔

为代表的土耳其世俗主义者深刻洞察到西方民

族国家及其文明竞争力和先进性ꎬ他们学习西方

心之切切ꎬ急于从国家的顶层设计驱逐伊斯兰教

在政治和公共空间的影响力和控制力ꎬ在凯末尔

主义者看来ꎬ“文明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ꎬ
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ꎮ〔４０〕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范式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ꎬ对土耳其民族国家的缔造和发展起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ꎮ 但是ꎬ这一脱离土耳其国情的范式

选择ꎬ也对土耳其国家整合和社会团结带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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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消极影响:精英与民众、军队与政府、〔４１〕

城市与农村等围绕世俗主义的二元对立始终撕

裂和困扰着土耳其的国家整合与社会团结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土耳其朝野在不同程度上开

始修正威权式的世俗主义范式ꎬ以使其更好地适

应土耳其的国情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有“温和伊斯兰

主义”外相的正发党开始系统推动有关世俗主义

的改革ꎬ该党推出的包括修宪在内的一系列改

革ꎬ“实际上是世俗主义框架内的一次理念上的

变革ꎬ其核心在于将传统的军人威权体制下的国

家强制式的世俗主义ꎬ转化为现代条件下尤其是

土耳其彻底民主化后的‘自由的世俗主义’”ꎮ〔４２〕

世俗主义是土耳其的百年传统ꎬ而伊斯兰主

义则有着长达七个世纪的根基ꎬ〔４３〕 如何调和这

两种传统ꎬ弥合土耳其精英与普通民众、军队(宪
法法院等)与政府、城市与农村等各个维度和层

面的人士在世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ꎬ从而为土耳

其取得最大限度公约数的国家整合与社会团结ꎬ
是摆在土耳其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ꎮ 可

以预见ꎬ在可见的未来ꎬ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既不

可能继续沿着威权式的道路行进ꎬ更不能退回到

伊斯兰主义的泥潭ꎬ其合乎实际和逻辑的去向是

一种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ꎬ西式理念为外相ꎬ混
杂了各种主义如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
平民主义、国家主义、革命主义、多元主义、人权

主义的复杂多面相的世俗主义ꎮ

注释:
〔１〕与其他国家比较ꎬ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具有很强烈的

宗教内涵ꎬ其实质上是一种“民族宗教问题”ꎬ为了行文规范ꎬ本
章仍使用“民族问题”ꎮ

〔２〕黄维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社会»ꎬ«西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突厥语族人”或“土耳其人”ꎮ
〔４ 〕〔土〕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ꎬ吴奇俊、刘春燕

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３ － １４ 页ꎮ
〔５〕本文所谓“民族问题”严格界定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框

架内ꎬ基本不涉及帝国、城邦和封建制三种国家形态ꎮ 笔者认

为ꎬ历史上的帝国等政治单位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民族问

题”ꎬ以帝国为例ꎬ帝国追求的是对尽可能多的族群和民族进行

统治(而不是以一个或多个族群或民族为主划界统治)ꎬ它虽然

也要求其组成部分的“忠诚”ꎬ但从不追求均质化的人口和文化ꎻ
帝国内部虽然存在着等级主义和压迫ꎬ但它却抱有“普世主义”
的价值取向(而非民族—国家的“特殊主义”取向)ꎻ帝国强调有

效的统治即臣民的服从、税收和劳役、兵役等(而不是民族国家

排他性的认同等)ꎮ 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些巨大差异ꎬ使得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得出了“帝国与民族—国家内在的不兼容”这样的

结论ꎮ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时代ꎬ世界体系发生了巨变ꎬ其中民

族—国家的种种特性显然起到巨大作用ꎮ 事实上正是民族—国

家对一定特性的政治、人口或文化的追求才引发了国家自身及

差异性少数群体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和敏感ꎮ 认识这一点ꎬ对

于我们研究国家主体性下的民族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ꎮ 参见

Ｋｒｉｓｈａｎ Ｋｕｍａｒꎬ“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ｒ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ꎬｅｄ. ꎬ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ｎ￣
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ꎬ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３ꎻ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ꎬ
２００６ꎬｐ. ９３.

〔６〕不仅如此ꎬ在土耳其看来ꎬ希腊不能善待其国内穆斯林

少数群体(主要为土耳其裔)ꎬ也违反了«洛桑条约»的有关规

定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埃尔多安访问希腊时ꎬ再三就希腊穆斯林少

数群体的经济地位和平等权利提出批评ꎬ认为希腊穆斯林少数

群体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经济鸿沟”ꎬ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性

待遇ꎮ 埃尔多安甚至因此提出要“更新”«洛桑条约»ꎮ «埃尔多

安破冰之旅忙吵架ꎬ希腊政府很尴尬»ꎬ新华网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７〕王绳祖主编:«国际条约集(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３)»ꎬ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８５６ － ８５９ 页ꎮ
〔８〕历史上ꎬ亚美尼亚(族)人和希腊(族)人是晚期奥斯曼

帝国或土耳其国家主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ꎬ希腊人和亚美尼亚

人都试图通过分割晚期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国家的领土而恢复

或建立各自的“春秋大国”ꎮ 这一历史记忆对后来土耳其国家的

影响是深远的ꎬ原本可能只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的国内治

理问题演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生死问题ꎮ 在土耳其国家看来ꎬ
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问题ꎬ就意味着承认他们的自治

地位ꎬ继而意味着库尔德人可能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库

尔德国家ꎬ就像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ꎬ这种历史情节和思考

问题的逻辑ꎬ贯穿土耳其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

的始终ꎮ
〔９〕Ｐ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ꎬ １７ － 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ꎬＦＯ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ＨＵＲＳＤＡＹꎬＪＵＬＹ １４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０
ＰＭ ＥＤ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２４８. ｐｄｆ.

〔１０〕据皮尤调查中心 ２００５ 年的调查数据ꎬ有高达 ６２％ 的

土耳其民众认为ꎬ伊斯兰教对土耳其国家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ꎮ
Ｐ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ꎬ１７ － 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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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问题析论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ＦＯ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ꎬ ＪＵＬＹ １４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０ ＰＭ
ＥＤ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２４８. ｐｄｆ.

〔１１〕正如历史上在土耳其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ꎬ库尔德人

与土耳其族一道抗击外侵ꎬ共同保全和守护土耳其的经历一样ꎬ
在现代条件下ꎬ两个民族仍然存在着结成某种新的共同体的可

能性ꎮ
〔１２〕当前土耳其既受到库尔德问题的困厄ꎬ又面临宗教保

守主义的严峻挑战ꎮ 关于后者ꎬ笔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调研土耳

其时发现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ꎬ许多土耳其教授和官员把 “居伦

运动(Ｇｕ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视为仅次于 ＩＳ 和库工党的第三威胁因

素ꎮ 在 ＩＳ 实体被消灭之后ꎬ“居伦运动”成为威胁土耳其国家安

全的第二种势力ꎮ “居伦运动”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

动”ꎬ它的发起者费图拉􀅰居伦(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是土耳其著名

的伊斯兰神学家、教育家和苏菲派精神导师ꎬ他坚持伊斯兰教的

和平与非暴力理念ꎬ认为这些理念依然包含在古兰经中ꎬ他坚称

“真正的穆斯林是安全的、可信的􀆺􀆺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

手􀆺􀆺始终如一地用爱对待他人”ꎬ居伦也因此被称为“伊斯兰

世界的甘地”ꎮ 据称ꎬ“居伦运动”的追随者不仅遍布土耳其朝

野ꎬ而且在中亚、俄罗斯、欧美国家乃至若干非洲国家都有分布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因未遂军事政变被清洗之前ꎬ“居伦运动”
在土耳其政府各部门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势力是如此之

强ꎬ以至于被称为“二政府”或“平行组织”ꎬ甚至是“国中之国”ꎮ
“居伦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教育ꎬ它在上述地区建立了

数千所学校ꎬ同时该组织重视和经营媒体ꎬ在土耳其和伊斯兰世

界内外都有较强的影响力ꎮ 据称土耳其国内外共计有高达 ５００
万(一说 ８００ 万)的追随者ꎮ 从价值理念方面看ꎬ“居伦运动”奉

行“爱、希望、对话、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相互接纳和尊重”ꎬ倡导

不同宗教和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的互相对话和相互包容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居伦运动”的这些价值理念并不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多

元主义格局之上的ꎬ相反ꎬ它提倡的是一种“回归先知时代”的共

同体原则ꎮ 因而从总体上看ꎬ“居伦运动”实质上是伊斯兰教在

现代条件下所做的某种有限的自我调整ꎬ其内核依旧是“伊斯兰

主义”的ꎮ 政治上ꎬ“居伦运动”最初是伊斯兰色彩较为浓厚的

正发党的坚定支持者ꎬ因而也是代表世俗主义的军方的反对者ꎮ
在军方势力和土耳其社会的世俗主义力量遭到有力弹压之后ꎬ
“居伦运动”反过来遭到埃尔多安政府的弹压和清洗ꎬ埃尔多安

政府安在“居伦运动”上的一个罪名之一便是“反对世俗主义”ꎬ
这其中的曲折反复ꎬ充分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宗教保守主义的复

杂面相ꎮ
〔１３〕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ꎬＢｏｕｌｄｅｒꎬ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１４１ － １４５.

〔１４〕〔１６〕〔２２〕 Ｅ. Ｆｕａｔ Ｋｅｙｍａｎꎬ“Ｔｈｅ ＣＨ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Ｋ Ｐａｒｔｙ’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Ｉｎ￣
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ꎬＶｏｌ. １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９１ － １０８.

〔１５〕除库尔德问题以外ꎬ正发党的民族问题清单中ꎬ还包括

了阿拉维派、罗姆人及其他少数群体问题ꎮ

〔１７〕当然ꎬ或许可以期待的是ꎬ随着总统制转轨的顺利实

施ꎬ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可能在条件适当的时候ꎬ重新提出库尔

德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方案ꎮ 如果库尔德问题能够顺利进入民主

化轨道ꎬ则不仅困扰了土耳其近一个世纪的民族问题可能得到

有效解决ꎬ而且踟蹰了大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进程也将大大推进ꎮ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ꎬ前景似乎不是很乐观:埃尔多安虽排除万

难ꎬ实现了总统制ꎬ但他面临的政治阻力仍然不能小觑ꎮ 如果埃

尔多安在未来的政治角力中站稳脚跟ꎬ并且着手库尔德问题的

民主化解决ꎬ那么由于强人政治的逻辑和实践ꎬ库尔德问题的解

决和民主化进程的实现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ꎻ如果埃尔多安在

内外政治压力或打击下ꎬ失掉手中独揽全局的权力ꎬ甚至军队控

制国家的能力和欲望又借机复活ꎬ那么一切又回到了正发党执

政前的原点ꎮ
〔１８〕实际上ꎬ二战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ꎬ土耳其的伊斯

兰教文化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ꎮ 土耳其世俗力量的代表者

军方ꎬ为了强化其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合法性ꎬ以及保证土耳其的

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ꎬ公开倡导一种“文化化”伊斯兰教ꎬ这种做

法为在土耳其社会有着深厚根基的伊斯兰教再次回归社会乃至

影响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打开了大门ꎮ ２１ 世纪初ꎬ具有浓厚伊

斯兰情节的正发党正式登上土耳其的政治主导者舞台ꎮ 在正发

党的领导下ꎬ蛰伏数十年的伊斯兰教不论是在社会领域ꎬ还是政

治领域不仅日益走向公开化ꎬ而且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部

位渗透ꎮ 正如一位土耳其裔美国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ꎬ在凯

末尔时代ꎬ伊斯兰教是“边缘化的”私人性质的东西ꎬ而凯末尔的

世俗主义是处于统治和中心地带的、公共性质的东西ꎮ 而到了

正发党时期ꎬ情势正好颠倒:伊斯兰教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ꎬ日

益进入中心地带ꎬ成为“公共性质”的东西ꎬ而原来居于牢固统治

和中心地位的凯末尔世俗主义开始滑向边缘地带ꎮ 参见 Ｅｓｒａ
Ｏｚｙｕｒｅｋꎬ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ꎬ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６ꎮ

〔１９〕刘义:«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土耳其的

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ꎬ«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这种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传统

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ꎮ
〔２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间ꎬ土耳其政界及媒体开始通过“去安

全化”和回应库尔德人诉求ꎬ寻求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新路径ꎬ采

取了包括平等的公民身份、文化与语言表达自由、经济发展等

等ꎮ 然而ꎬ２００４ 年库工党重新恢复恐袭ꎬ到 ２００６ 年前十个月总

共发动了 ２５０ 次袭击ꎬ以及土耳其国内日益严峻的民族主义情

绪及话语ꎬ加上 ２００７ 年的两次选举ꎬ严重恶化了库尔德问题解

决的环境及形势ꎬ公民化的权利解决路径陷入停滞ꎮ Ｍｕｒａｔ Ｓｏ￣
ｍｅｒꎬ“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 (３)ꎬ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６ꎻ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Ｂｙｎａｍ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
Ｐｏｌｌａｃｋꎬ“Ｔｈｉｎｇｓ Ｆａｌｌ Ａｐａｒ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ｒａｑｉ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 Ｔｈｅ Ｓａｂ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１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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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８􀅰学界观察



〔２３〕Ｏｌｅ Ｆｒａｈｍꎬ“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

〔２４〕〔英〕诺曼􀅰斯通:«土耳其简史»ꎬ刘昌鑫译ꎬ北京:中

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前言第 ９ 页ꎮ
〔２５〕〔英〕休􀅰希顿 － 沃森: «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

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ꎬ吴洪英、黄群译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６１０ 页ꎮ
〔２６〕由于土耳其文字的拉丁化改革ꎬ“大部分土耳其人已

经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文学、诗篇或典籍———这将他们同自

己的历史割裂开来”ꎮ 现实中ꎬ唯一活着的文化便是伊斯兰教ꎮ
参见〔美〕西恩􀅰麦克米金:«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

及现代中东的诞生(１９０８—１９２３)»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５１９ 页ꎮ

〔２７〕李艳枝:«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反思与启示»ꎬ«西亚

非洲»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８〕Ｈｕｇｈ Ｐｏｕｌｔｏｎꎬ Ｔｏｐ － Ｈａｔ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ｙ Ｗｏｌｆ ａｎ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１９９７ꎬｐ. １８４. 李艳枝:«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反思与

启示»ꎬ«西亚非洲»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９〕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 ｅｄ. ꎬ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Ｓｅｃｕ￣
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ꎬ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１９９１ꎬｐ. １６.

〔３０〕Ｋｅｎａｎ Ｃａｙｉｒꎬ“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ｍｃ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ꎬ ｉｎ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２００８ꎬｐ. ７６.

〔３１〕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

主义研究»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９２
页ꎮ

〔３２〕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

尔改革为重点»ꎬ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ꎬ西安:陕
西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ꎮ

〔３３〕在土耳其ꎬ伊斯兰教一向存在于两个层面ꎬ一个是“属

于国家、学校和教权政治的那种正式的、合法的、教条式的宗

教”ꎬ另一个是“属于人民大众而又主要通过托钵僧各大宗派得

到表现的通俗的、神秘的、直觉的信仰”ꎮ 实践证明ꎬ对世俗化进

程构成严峻挑战的是第二个层面的伊斯兰教ꎬ它有着深厚而又

广泛的群众基础ꎮ 黄维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社会»ꎬ«西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４〕Ｋｅｍａｌ Ｈ. Ｋａｒｐａｔꎬ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ｏｄａｙ’ｓ ＴｕｒｋｅｙꎬＬｅｉ￣

ｄｅｎ:Ｂｒｉｌｌ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２.

〔３５〕昝涛:«土耳其革命史三题:国际法、领袖与帝国»ꎬ澎

湃新 闻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ｍｉｎｉ. ｅａｓｔｄａｙ. ｃｏｍ / ｍｏｂｉｌｅ / １８０１１３０９４１５５７２６.
ｈｔｍｌ＃ꎮ

〔３６〕事实上ꎬ早在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战时期ꎬ这种欧洲宗教

改革式的伊斯兰教革新尝试就遭遇了严重危机ꎬ谢里夫领导的

阿拉伯人起义为这种危机做了最好的注脚ꎮ
〔３７〕１９４６ 年民主化程序刚刚启动ꎬ土耳其的宗教势力就开

始活跃起来ꎬ他们公开提出“复兴”伊斯兰教ꎬ要求恢复宗教教

育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ꎬ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就这一议题进行辩论ꎮ 随

后是否应该恢复宗教教育以及如何恢复等话题在全国范围内被

讨论ꎮ 很快ꎬ从 １９４９ 年开始ꎬ土耳其学校开始恢复宗教教育(将

其作为选修课)ꎻ一年多后即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ꎬ选修课升级为必修

课ꎮ 与此同时ꎬ培养宗教师资的神学院也开始运转ꎬ尽管这些神

学院内置于大学ꎬ隶属于教育部ꎮ 最富象征意义的挑战世俗化

的政治事件是两个伊斯兰政党ꎬ即民族行动党和民族秩序党的

成立ꎮ 前者公开反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政策ꎬ主张以“土耳其穆

斯林的精神价值来教育、鼓舞青年一代”ꎻ后者则赤裸裸地宣扬

恢复伊斯兰教为国教ꎬ恢复哈里发制度ꎬ宣称“通过复兴伊斯兰

教的道德与德行”ꎬ来为民众“提供普遍的幸福和安宁”ꎬ该党还

激烈谴责“资本主义对穆斯林兄弟的残酷剥削”ꎬ谴责土耳其政

府给予异教徒的资本与土耳其资本同等的地位和权利ꎮ 民族秩

序党的主张得到许多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宗教神职人员的拥护ꎮ
参见黄维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社会»ꎬ«西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８〕土耳其宪法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

宗教情感及宗教认为的神圣事物ꎬ实现个人和组织的政治目的ꎮ
为实现宪法的这一立法目的ꎬ土耳其刑法甚至把成立以宗教为

基础的政党的行为列为重罪ꎬ规定了高达 １５ 年的刑期ꎮ
〔３９〕为捍卫凯末尔奠基的世俗主义ꎬ土耳其军方从 １９６０ 年

开始ꎬ连续多次发动军事政变ꎬ以阻止或遏制政界和社会上的伊

斯兰保守主义运动ꎮ
〔４０〕〔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ꎬ范中廉

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３０７ 页ꎮ
〔４１〕世俗政党、宪法法院以及国家安全机构等等ꎬ都是世俗

主义的坚定捍卫者ꎮ
〔４２〕周少青:«土耳其修宪中的世俗主义观念之争»ꎬ«中国

民族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ꎮ
〔４３〕实际上ꎬ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整合作用ꎬ即使在

世俗主义凯歌奋进的时候也没停止过ꎮ

〔责任编辑:刘姝媛〕

—７７１—

土耳其民族问题析论


